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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焦虑已然成为部分青年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非理性的精神状态

是在资本、技术、认知的生成机理下逐渐形成，对青年的心理健康和思想行为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了

有效应对数字时代青年焦虑心理，需要从强化价值引领、规范网络资本、防范技术风险、提高媒介素养

等方面入手，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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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age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and digital anxiety has become a psycho-
logical state of some young people. This kind of irrational mental state is gradually formed under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capital, technology and cognition, which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and ideological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anxiety of young people in the digital ag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value leader-
ship, standardize network capital, prevent technical risks, improve media literacy and other aspects 
to help them better adapt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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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给青年群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

题。其中，数字焦虑成为了部分青年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集中反映出青年在数字空间中的迷茫与挣扎

的心理动向。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越来越关注青年群体在数字时代产生的焦虑心理，经过文献分析主要集中于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青年数字焦虑产生的原因。蓝江(2022)介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分析青年正在面临着数字化

转型的社会条件，认为青年焦虑和倦怠的根源是对日益被技术强化的竞争性内卷的不适。二是青年数字

焦虑的表现。付茜茜(2022)指出，在网络空间流行的“内卷”、“摆烂”、“躺平”为代表的亚文化现象

呈现了部分青年的精神面貌和集体焦虑；王润泽和杨璇(2022)认为，人们对媒介的依赖所带来的数字自我

的崛起，引发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以及对疏离感和孤独感的焦虑。三是数字场域青年群体的思想行为、

价值观引导。袁佩媛(2023)等人指出，应加强对“数字青年”的价值引领，完善数字空间的法律制度，引

导“数字青年”悦纳内在的真实自我，从而为“数字青年”的成长成才护航。总体而言，学界研究成果

丰富，但基于数字时代深层次剖析青年群体焦虑现象的研究成果还不足。 
因此，为有效破解青年数字焦虑的困境，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数字时代背景下青年焦虑心理，通过

分析生成机理、提出有效对策，为青年心理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  

2. 概念界定 

(一) 数字时代 
宋点(2023)提出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到来，数字技术开始广泛应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

习和沟通方式。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战略决策。

2021 年 11 月 5 日颁布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民数字化适应

力、胜任力、创造力显著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数字时代”在成为人们无法

回避且热议的词汇的同时，也是学术讨论的热点。 
对于数字时代进行概念界定，首要在于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与数字时代加以区别。沈逸(2021)提出：

“信息技术革命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三个阶段，21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开始步

入数字化阶段，其核心特征是万物的数字化。”从这段内容中可以看出，数字化阶段是信息技术革命的

更成熟的阶段，相较于信息化和网络化阶段更为高级。在数字时代，信息技术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包

括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网络时代相比，数字时代的数字技术已经

融入到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核心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信息的呈现方式也更为数字化。综上所述，数

字时代是指一个信息存在方式正在越来越趋向于数字形式，并以数字技术为运作规则的时代。 
(二) 数字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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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青年，是指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程度高度发达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生活在数字科

技蓬勃发展的时代，与传统的青年相比，具有独特的特点和行为方式。数字时代青年群体习惯于使用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数字设备，将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社交交流、娱乐消遣的主要途径。他们具备较

高的数字媒体素养，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数字工具和应用程序，熟练进行信息搜索、筛选、评估和分享。

数字时代的青年在社交网络上活跃，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朋友、家人保持联系，并参与到各种网络

社区和群体中。他们对新技术和新事物保持开放的态度，乐于尝试和探索数字化生活带来的各种可能性。

同时，数字时代青年也面临着信息过载、网络依赖等问题，需要在数字化环境中保持理性思考，合理利

用数字技术，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 
(三) 焦虑心理 
焦虑心理是一种负面情绪状态，表现为对未来或现实中的某种情境感到担忧、不安或紧张。它是一

种普遍存在的心理体验，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是持续的。焦虑心理通常与认知、情感和生理反应相伴

随，可能影响个体的行为和思维。焦虑心理内涵的主要特征包括：一是情绪紧张和不安，表现为个体对

未来或某种情境的担忧和恐惧感；二是身体的生理反应，如心跳加速、出汗、呼吸急促等；三是认知方

面的表现，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思维混乱、难以决策等；四是行为上的反应，可能表现为回避、逃避、

烦躁不安等。焦虑心理的产生可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的性格特点、生活事件、环境压力等。

在适度范围内，焦虑心理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应激反应，帮助应对挑战和压力。然而，当焦虑心理过度或

持续存在时，可能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功能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引发焦虑障碍等心理问题。 

3. 数字时代青年焦虑心理的具体表征 

(一) 信息焦虑 
理查德·索尔·沃尔曼在《信息焦虑》中首次提出“信息焦虑”的概念，认为“信息焦虑是数据与

知识间的黑洞，当所得的信息不是所需或者说已经理解的信息与本应该理解的信息之间存在差异时而产

生的紧张状态”(Wurman, 1989)。在数字时代，青年群体面临的信息焦虑问题日益严重。首先，信息过载

是造成焦虑的主要因素。互联网每天产生大量信息，青年们需要在海量数据中筛选相关内容，这不仅消

耗精力，还可能因信息筛选不当而错过重要信息，进而感到焦虑。互联网的更新换代使得信息传播门槛

降低，信息数量激增，质量良莠不齐，真假难辨，导致青年陷入信息过载的困境。无处不在的朋友圈分

享、引人注目的网页资讯、大量微博动态和短视频等形成了庞大的信息洪流。这些信息中夹杂着去价值

化、功利化的内容，涵盖各种主观信息、虚假新闻和片面报道，使青年难以辨别真假，感到无所适从。

信息量庞大且真实性难辨，增加了判断信息可靠性的挑战，而信息获取的自由度已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

使他们深陷恐惧和不安情绪中。其次，社交媒体的普及加剧了比较和展示的压力。青年在网络上不断接

触到他人精心策划的生活展示，这容易引发自我价值的质疑和不安，从而增加心理压力。再者，数字时

代的匿名性和即时性也使得网络暴力和负面信息迅速扩散，青年群体由于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更容易受

到这些负面影响的伤害。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带来了监控和隐私侵犯的担忧。青年在享受科

技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对自己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感到焦虑。更为深层的是，算法推荐加剧了信息茧

房效应，青年只能接触到趋同的信息和观点，难以获得多元视角，这不仅限制了思想的开阔，也可能导

致焦虑情绪的加剧。 
(二) 交往焦虑 
数字媒介构建了全新的交往方式，形成新的社交关系网络，打造了与传统交往场景迥然不同的数字

实践空间。青年群体借助数字实践场域进行数字化交往，数字交往成为他们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进行

人际互动的主要手段。他们“在巨大的数字生活调色板上，各取所需”(尼古拉·尼葛洛庞帝，1997)，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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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时代，青年数字化的交往方式这虽然带来了交流的便捷性，但也引发了一系列心理和社交焦虑。这种

焦虑主要表现为对在线身份的担忧、人际关系的虚拟化、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压力等多个层面。首先，社

交媒体上的“完美展示”文化造成了青年的比较焦虑。许多青年为了在数字平台上构建理想化的自我形

象，不断编辑和美化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这种行为虽然可以短暂提升自我价值感，但长期来看会引起

现实与虚拟形象之间的差距，加剧内心的不安和焦虑。同时，不断的在线比较，看到他人展示的精彩生

活片段，也会使得青年感受到生活不如人、能力不足的压力，进一步加深焦虑感。其次，数字交往的即

时性和匿名性，虽然增加了交流的便捷性，但也使得网络暴力和负面评价的风险增加。匿名或半匿名的

网络环境下，人们可能会更放纵自己的负面情绪，言语攻击和网络欺凌事件时有发生，这对青年的心理

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增加了在网络空间的交往焦虑。此外，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可能导致信息茧房效应，

使青年只能接触到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和信息，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和思考的广度，使得他们在数字环境中

感到孤立无援，加剧了交往焦虑。 
(三) 身份焦虑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群体，数字技术已然深刻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催生了青年的

数字身份。董军等人(2018)研究表明，数字身份并非等同于传统的现实身份，数字身份是个体在网络空

间中以符号、语言、文字为中介构建的虚拟身份，具有多元性、可伪性、超域性、流变性和可变性的

特征。在数字时代，现代社交媒体的普及和数字化生活方式的影响使得青年群体面临的身份焦虑尤为

突出，它们在塑造个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社交媒体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

探索身份的平台，另一方面，这种持续的在线自我展示和反馈循环也可能导致对自我价值和社会归属

感的不断质疑和重构，从而引发身份焦虑。首先，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常常是基于表面的、经过精心策

划的形象展示，青年在这种环境中可能会对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困惑。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一个高度

互联的世界中不断试图定位自己的社会身份和个人价值。社交媒体的普及导致每个人都能实时展示自

己的生活，这种不断的在线自我展示不仅是一种社交活动，也成为了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然而，这种

身份展示往往伴随着对理想化自我形象的追求，这种形象通常是通过筛选和加工后的社交媒体内容来

体现的。他们可能会根据他人的反馈(如点赞、评论和分享)来调整自己的在线表现，以符合预期的社会

形象或群体标准。这种对外在认同的依赖可能会削弱内在自我认同的稳定性，使个体在现实生活与虚

拟形象之间感到脱节。社交网络平台上的“点赞”和评论机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身份焦虑，因为青年

人很可能将这些社交反馈视为自我价值的衡量标准。青年在获得正面反馈时可能会感到满足和自豪，

而缺乏反馈或接收到负面反馈则可能导致自我怀疑和焦虑感增强。此外，数字化交往的匿名性和去个

人化特性也可能使青年更容易在网络上表达极端观点或进行冲动行为，这种行为反过来又可能对他们

的社会身份和个人形象造成长远影响。 

4. 数字时代青年焦虑心理的生成机理 

(一) 数字时代“流量至上”代替内容至上 
数字时代的数字平台应用大力发展，在商业资本的主导下，资本逻辑已经深入到数字平台的方方面

面。在这种逻辑下，“数据流量”成为衡量创作内容受欢迎程度的关键指标，“流量至上”取代了内容

和质量至上，成为各数字领域内容生产的主导准则。当流量成为评价数字内容成功的主要标准时，平台

和内容创作者的主要目标转变为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而非提供有质量或有价值的内容。这种变化不仅

影响了内容的质量和深度，也对青年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流量至上的逻辑促使内容创

造者优先考虑吸引眼球的策略，比如使用夸张的标题、激发争议的话题或者过分简化的信息，这些都是

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取更多的点击和观看。这种信息的扭曲传播导致青年群体在信息接收过程中，难以获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6385


田昊翰 
 

 

DOI: 10.12677/ap.2024.146385 102 心理学进展 
 

得真实、全面的知识，反而是被浅显、断章取义甚至误导性的内容所充斥。这不仅阻碍了他们对事物深

入理解的能力，也可能导致他们在社会议题上形成偏见或误解。其次，流量至上的文化在社交媒体上尤

为明显，青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常常感受到强烈的比较压力。他们看到的大多是别人精心策划和展示的成

功与高光时刻，而这些经常是经过筛选甚至美化的。这种不断的社交对比，加剧了青年的自我怀疑、不

安和焦虑，使他们在追求更高层次虚拟身份认可的同时，可能会忽视自身的真实需求和发展。此外，流

量至上也导致了内容的同质化、低俗化问题。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和算法偏好，许多内容创作者和平台可

能选择重复制作那些已经被验证为高流量、甚至是低俗话题炒作的内容类型。这种同质化、碎片化、低

俗化、恶俗化的娱乐产品不仅限制了青年的视野，使他们难以接触到多元和深度的信息，对青年的精神

世界和思想观念造成了潜在消解和侵蚀。 
(二) 数字时代“算法滥用”加剧交往异化 
青年心理焦虑不仅仅是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产物，更深层次地，是由于技术逻辑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算法滥用”。在数字时代，算法推荐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范式，在数字信息和社交互动领域发挥着重

要作用。通过智能化的系统和个性化的信息推送，算法推荐创建了一个既隐蔽又具有强大渗透力的数字

环境，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上信息的传播和获取方式。这种技术不仅重新定义了用户如何接收信息和与他

人交往，还可能对他们的信息选择、社交方式乃至心理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流行的社交媒体和内容

推荐平台中，算法的滥用尤其表现为过度优化用户参与度，而忽视了青年的长期福祉和心理健康，从而

加剧了交往的异化。首先，算法推荐系统通过精细化的数据分析，能够捕捉用户的兴趣和行为模式，然

后提供个性化的内容。这种看似用户友好的个性化推荐实际上可能导致“信息茧房”效应，即青年被算

法引导，只接触到趋同的、符合其已有偏好的信息，从而陷入一个信息上的闭环。这种闭环限制了青年

视野的广度和深度，减少了与不同观点和信息的接触机会，不仅抑制了思想的多样性，也可能加剧了群

体极化现象的产生。此外，算法导致的社交异化还体现在它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数字平台上的社交

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算法推荐的内容和互动机制决定的，这种基于算法优化的社交活动往往忽略了深层

次的人际关系建立。用户间的互动越来越依赖于“点赞”、“评论”等快速反馈，缺乏更为深入和有意

义的交流，这不仅使得人际关系变得表面化，也加剧了个体的孤独感和被孤立感。 
(三) 数字时代“数字成瘾”消解理性认知 
在资本的逐利下，部分数字平台设计了致瘾机制，不断刺激青年的感官和注意，让青年处于随时接

收兴奋的预备状态下，使青年对其产生强烈依赖。青年沉迷于数字世界，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导致“数

字成瘾”。数字成瘾表现为对数字平台的强烈依赖，停止使用会引发焦虑、沮丧等症状。杨笑颜(2022)
等学者指出“当归属感和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个体可能会倾向于寻求逃避，而手机的便捷性和隐私

性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的空间”。首先，数字成瘾的形成往往起始于无害的日常使用，但随

着时间的积累，这种使用逐渐转变为过度依赖。当个体开始过度使用数字设备和互联网服务时，他们的

大脑回路开始适应这种高频率的刺激，导致传统的快乐源泉无法提供相同程度的满足感。在这种情境下，

数字媒体成为了青年获得即时奖励的主要途径，如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和评论，使得青年的认知模式开始

围绕这种即时回馈构建。其次，数字成瘾削弱了青年的理性认知能力。长时间沉浸在数字环境中，用户

的注意力、记忆力以及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会受到影响。例如，持续的多任务处理(如边看视频边浏览社

交媒体)实际上会分散注意力，降低工作和学习效率，减少深度思考的可能性。此外，数字设备的过度使

用还可能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进一步影响认知功能和情绪调节。再者，数字成瘾导致的连续刺激需求改

变了青年的情绪管理方式。在数字环境中，情绪反应往往被放大和扭曲，青年可能因为网络中的负面信

息或社交失败而感到过度的焦虑和压力。这种情绪上的冲击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过程，常常基于冲动

而非理性判断，从而在现实世界中造成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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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字时代青年焦虑心理的解决对策 

(一) 强化价值引领，夯实主流传播阵地 
孙绍勇(2022)提出“随着文化全球化、多元化加剧，人们的价值追求以及价值选择更加复杂多样”。

在数字空间中，“个人英雄主义”、“极端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极端的价值观念往往通过短

视频和网络游戏等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群体。这些内容在传递娱乐的同时，也可能促使青年陷入信仰

和精神的虚无状态，导致他们在情绪和价值观的导向上出现偏差。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建议在数字

空间中大力推广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年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消除他们在价值认同上的迷

茫。首先，强化价值引领意味着在数字媒体和社交平台上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和积极价值。这可以通过多方

面来实现，包括政府、教育机构、媒体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政府可以加强对数字媒体内容的管理和引

导，推动媒体机构制定更加负责任的内容发布政策，避免过度迎合流量和点击率。教育机构可以通过课程

设置和课外活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思维能力。媒体

和社会组织则可以开展更多的公益宣传活动，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社会正能量的传播。 
其次，夯实主流传播阵地意味着加强对传统主流媒体的支持和引导，使其成为传播积极价值观念和

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平台。传统主流媒体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能够对青年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因此，政府应加大对主流媒体的政策支持，鼓励媒体机构加强对青年群体的关注，推出更多针对性强、

内容丰富、价值导向明确的节目和栏目。同时，主流媒体也应积极拓展自身的传播渠道和形式，更好地

满足青年群体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增强他们对积极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和信心。 
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健康的数字生态环境来夯实对抗青年心理焦虑的阵地。这包括加强对数字媒

体平台的监管，规范内容发布和用户行为，净化网络信息环境；鼓励和支持有益的网络社区和互动平台

的发展，为青年提供交流和学习的场所。 
总的来说，强化价值引领、夯实主流传播阵地是解决数字时代青年心理焦虑问题的关键对策之一。

只有通过多方合力，共同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网络文化氛围，才能有效缓解青年心理焦虑，促进

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二) 规范网络资本，提升内容供给质量 
“流量至上”是数字时代平台媒体传播现实存在的问题。资本有好处也有坏处，要辩证地看待网络

资本的作用，合理的约束资本的发展。首先，应破除网络资本“流量至上”的行业标准。规范网络资本

意味着对数字平台和互联网公司进行严格的监管和管理，以防止其过度追求流量和点击率，导致内容质

量下降和不良信息泛滥。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互联网公司的监管力度，明确规范数字平台的运营行为，

严格治理网络资本越界的行为，完善规范网络资本中各行业的立法，对“流量造假”的行为要严肃处罚，

遏制网络资本在娱乐产业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同时，互联网公司也应当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加强内

部管理，建立健全的内容审核机制，杜绝低俗、暴力、不良信息的传播。 
其次，提升内容供给质量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内容创作的引导和培育，鼓励

生产高质量、有价值的内容。政府可以设立相关奖励机制，鼓励优秀的内容创作者和媒体机构，推动他

们创作更多积极向上、富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应当优化推荐算法，降低对点击率和

流量的过度依赖，更多考虑用户的长期利益，提供更符合用户需求和健康发展的内容。 
因此要着力加强对数字平台和内容创作者的管理，提升内容质量。面对数字时代信息泛滥和内容多

样化的特点，要提供正能量丰富、健康积极的高品质内容来吸引青年群体。通过精心策划和生产这样的

内容，可以显著降低青年在辨别信息真伪时的时间成本，同时，这种高质量的内容能够引导青年在享受

娱乐产品的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表层的娱乐，而是能够触及思想深度和精神追求。这种方法不仅丰富了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6385


田昊翰 
 

 

DOI: 10.12677/ap.2024.146385 104 心理学进展 
 

青年的精神世界，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预防和减轻青年因数字环境引发的焦虑问题。 
(三) 防范技术风险，提升青年媒介素养 
数字化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关注到技术迭代的潜在伦理风险是十分必要的。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广泛应用带来了诸多潜在的风险，如个人信息泄露、网络安全威胁、数字依赖等。针对这些风险，政

府、学校和家庭应当共同采取措施，加强对青年的技术教育和风险防范意识培养。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数字平台的运营行为，保障青年的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学校应将网络安全教育纳入

课程体系，加强对青年的网络素养培养，教会他们正确使用数字技术的方法，提高对技术风险的警惕性。

家庭则应加强家庭教育，引导青年正确使用数字设备，建立健康的网络使用习惯，保护个人隐私和安全。

数字平台也应该将算法技术的运作过程透明公出来，将“数据画像”的权力还给用户，使人们能够清晰

地认识数字信息、娱乐内容等推荐倾向。与此同时，也要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教育和培训，让

青年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数字媒介的工具性，学会批判性地分析和使用通过算法推荐的内容。这不仅

有助于他们跳出“信息茧房”带来的焦虑困境，也能促进他们在数字空间中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引导能力。 
其次，要加强青年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指个体对媒介环境的认知、理解和应用能力，包括对信

息的筛选、分析和评价能力，以及对媒介行为的规范和自我管理能力。在数字时代，青年需要具备更高

水平的媒介素养，才能更好地适应和应对数字化生活带来的挑战。因此，学校和家庭应加强对青年的媒

介素养教育，加强他们对数字信息的理解和分析能力。青年需要学会辨别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了解

信息来源和发布者的背景，培养对信息的批判性思维，以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或欺骗。学校可以通过开

设相关课程或举办讲座，教导学生如何进行信息鉴别和分析，提高其媒介素养水平。此外，应鼓励青年

积极参与网络社区和公共事务。通过参与网络讨论、分享信息、参与公益活动等方式，可以促进青年与

社会、与他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其社交能力和责任感，从而提升其媒介素养水平。需要强调的是，

媒介素养的培养是持续性和全面性培养。青年媒介素养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之以恒地进行。

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应共同努力，形成合力，为青年提供多样化、系统化的媒介素养培养方案和资

源支持，从而全面提升其媒介素养水平，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6. 结论 

习近平(2019)曾说过，“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

的未来在青年。”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给青年群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

战。在数字时代，数字焦虑已然成为了部分青年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集中反映了青年在数字空间中的

迷茫与挣扎。数字焦虑的形成，是在资本、技术、认知机制的合谋助推下的结果。数字焦虑心理的发展

不利于青年的健康成长，也不利于数字生态的良好发展。未来，社会也要重视青年在数字时代的精神世

界图景，对青年数字焦虑情绪进行关怀与引导，通过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网络氛围，借助多元主

体合力有效缓解青年心理焦虑，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和变

化。这不仅是促进青年心理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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